
这些天我们一起经历的人和事 

                                        ——首届南京多闻论坛侧记 

    

2015 年 4 月 11 日，南京大学新闻学院在费彝民楼 4 楼会议室召开了首届多闻论坛会议。

说起这个会，得溯源于 11 年前的某个深夜，一批年轻的访学者和香港城市大学媒体系李金

铨教授聊天，想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对墙上挂着“友多闻”三个墨笔书写的大字，于是一起定

下了“多闻雅集”这个承载了无数期待与梦想的学术共同体名称。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多闻雅集”到“多闻论坛”，历经十年寒暑的苦练修行，切磋学

艺，今年春天南京的多友聚会上，一时间真是人才济济、蔚为大观。当然，古之成大事者，

都是韬略、贤能兼备的大才子。李老师的韬略贤能用不着多说，众多友们有目共睹，没有他

十年前的顶层设计、十年来的劳碌奔波、组织张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多闻雅集”乃至“多

闻论坛”。这次大会值得大写特写的倒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张红军、郑欣、王蕾、朱

丽丽、王辰瑶等我这次初识的热心多友们。 

 

短短的两日聚会中，难得有机会与李老师单独说上两句话，但他对我一说起来就是这些

人的“迅速决策力与强大执行力”。所谓“迅速决策力”，据李师言，是因为这次“多友论

坛”起源于去年 10 月李师去南大，郑欣和张宁（南师大）陪李师去扬州游玩，李师一下子

就喜欢上了扬州这座精巧雅致的城市，闲谈中叹到十月的扬州就如此迷人，如果真到了“烟

花三月下扬州”的盛日该是如何一番情景啊！郑欣立刻回答，咱们三月份再来。接下来“南

大帮”显示出了他们的“强大执行力”。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寻找资金、征集论文、联系多友，

安排日程等等，一阵稀里哗啦，快刀斩乱麻般，四十余名多友就在“烟花三月”齐聚南京、

扬州了。 

 

作为与会者之一，鄙人虽然是第一次与南京的多友们打交道，但个人感觉他们非常团结，

彼此之间配合默契，所以干起事来有条不紊，效率很高，连一些细节之处都体贴周到。譬如

我人还在上海，就有短信告知我到南大的路线，询问我到达的时间等等。我非李师，没有他

的声望地位，况且与南大多友并无交情，但在南大扬州两地除吃饭睡觉开会的每个时间、每

个地点都有人陪伴指点，令我这个时间和方向感都极差的人心里踏实。后来在扬州的大巴车

上看到一个南大学生因为太过操劳而晕车呕吐时，羞愧内疚不已，确知个人的安逸快活都是

建立在南大多友们的艰辛付出基础之上，他们的深情厚意怎一个谢字了得？ 

 

“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中国读书人的至圣先师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定下的交友

三原则。多友们的多闻是名副其实的。看着“引子论文”里选题各异、范围极广的文章报告，

听着会上多友们深入精到的发言评论，备感自身学问和知识的匮乏，以至回家的第一件事就

是上网买书，打算从今往后好好充电学习，不然来日怎么敢出来跟众多友们交流谈艺呢？然

而，现代社会的知识信息快速增长，凭个人一己之力穷尽一生，所知所得仍然有限，像这次

李红涛多友所做《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就让我获知了

一个全新而有趣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或许我不会触及，但这个研究问题的提出和思路的呈

现都给予了我太多的启发；还有刘兢小友《发现在中国的“传播”：当代中国议题在美国大

众传播研究里的流变刍议（1951-2010）》一文，同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不得不佩

服作者对大量英文文献的阅读忍耐力；李艳红多友的报告题目是《作为学术对象的“数据新



闻”：如何挖掘其社会科学意义——有关数据新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内容虽然简单，但

不失全面细致的思考，背后不难窥测到作者的学术雄心。 

 

多友们的“直”，则体现在 4 月 11 日下午多友们对各自报告的“拍砖”过程中。每一

个发言者都带着“怕并快乐着”的心情走向讲台接受其他多友们一针见血般地提问。此时，

群众们一个个睁开了雪亮的双眼，寻找着报告里的种种“bug”，然后努力用貌似最文明的

语言来完成致命一击。最可气同时也是最可爱的是有“文献帝”之称的陕北汉子白红义，他

很少修饰言辞，总是直来直往，凭借着无人可及的文献功底，往往只用一句“还有某某文献

有提过”，就秒杀对方于无形，颇有电影《双旗镇刀客》的冷血杀手气场。以至于每一个人

发完言，都不由自主地朝“文献帝”方向望去，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欢迎大家拍砖”。这与

上午一团和气的“高大上”会议主场形成强烈对比。然而，尽管“拍砖”十分踊跃，有时一

些多友不得不靠主持人限时终止提问来回避质疑，但多友们更是“谅”的。无论言辞温和还

是激烈，多友们的讨论始终坚守在学术范围内，会上大家针锋相对，丝毫不让，会后则握手

言和、照样说说笑笑。甚至在严肃紧张、你来我往的提问环节中，多友们时不时会爆发出一

阵阵会心的大笑。 

 

“友直”、“友谅”、“友多闻”的多友们既可以毫不留情地争得面红耳赤，又可以在

智力的激荡下拊掌而笑，这种境界在当下的新闻传播学术界是不多见的。本人很多时候不愿

意赶会场，个人学识浅陋自然是主要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者们的发言都太客套了，

仿佛国内某些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只是用来告知的，不是用来议论的，观众们要么做附和

式的表态，要么充耳不闻，得到的收益总是不多。尽管李师在会议结束时总结大多数论文都

只达到了“中度乃至轻度”的学术水平（相信这个结论还保留了几分“客气”），但“多闻

论坛”这个学术共同体所开创的互相砥砺、平等友好的学术之风，却是它值得长久记忆以及

留存的价值。在这种风气持续而长久的影响下（用李师的话说是“再有十年”），不仅多友

们，而且未来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学术水平都能上升到李师所期盼的“高度”，这或许

正是李师当初创办“多闻雅集”的终极理想。而今，南京大学的多友们接下这个接力棒，所

谓任重道远，道阻且长，却也是时势造英雄的壮举伟业，说不定一不小心就书写了未来新闻

传播学史的重要篇章。 

 

调子好像越唱越高了，赶紧打住，直奔扬州。扬州本是个宜谈风月的城市，身边也不乏

颜值很高的美女帅哥，可惜大家前一天的学术热情仍未消退，在杂树生花、莺飞草长的瘦西

湖畔，除了旅游局长的殷勤介绍，耳边还时不时飘来“大数据”、“政治传播”这类颇煞风

景的名词。东观街古色古香，有“韦小宝古玩店”、“洪七公叫化鸡”店，都让人看出扬州

人民以金庸小说中的描写为傲。然而金庸笔下浓墨重彩、热闹非凡，最吸引人的扬州去处“丽

春院”却不见踪迹。有知情人透露，地下“丽春院”还是有的，只是我等“俗人”无缘观瞻。

那也无妨，留下些许遗憾也好，至少为想象留出了空间。回来坐在高山冰的车上，外面乌云

密布，一副山雨欲来之势，我却已经置身于川西高原美丽如画的梦境之中了。再见，南京！

快来，四川！、 

 

 

同济大学 柳   珊 

 



 


